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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五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告

诉我曾肯成已去世。我和曾肯成在清华是同班同学，一直保

持着较好的关系。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悲伤。他生病已经

近十年了，想到他十多年来的痛苦，这对他也是一种解脱。

我与他是同龄人，按照现在的人的寿命，他还是较早地离开

了人世。回想曾肯成的一生，我感到他一生极其坎坷。他

一九四六年考进清华数学系，我一九四八年转学到清华数学

系三年级，从那以后，我们就维系了近六十年的友谊。同学

几年来，我感觉到他的智力超群。他不但有很快的理解能力，

而且有很强的记忆力，我认为这两者同时都强的人并不太

多。在同学期间，曾肯成并不是非常用功，他看了许多闲书，

花在数学上的时间并不是太多，但在全班同学当中是学得最

好的，至少比我要好。在我们毕业前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

华罗庚先生从美国回来，在数学系任教，开的课是他当时正

在进行工作的典型群方面的，课程的名称叫矩阵几何。当时

我们的系主任段学复先生与华罗庚有较好的关系，从我们毕

业班他向华罗庚先生推荐了几个

人，让他挑选。因此曾肯成毕业

后就到科学院，在华罗庚的指导

下进行工作。我留在清华数学系

当助教。不久我就听说他跟华先

生相处的不是太好。也许是曾肯

成自己的想法太多，很难严格在

华罗庚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大概在五四年前后，曾肯成到了

科学院院部工作，后来又调到科

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我记得有

一天他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翻

译一本俄文书。这本书是苏联新

出的一部经典丛书中的一本，是

鲁金的，书名叫《解析几何论及

其应用》。当时我完全不懂这本

书讲的是什么东西。但是，知道

这是一本经典著作。曾肯成告诉

我，鲁金就是用这本书培养了一

批苏联的数学家。我就答应了下

来，利用空余时间一边念一边翻，

翻译完就出版了。而这个时候曾

肯成又从科学出版社调出来学俄

文，因为五六年我们国家要定十二年科学规划，苏联派了一

个专家组帮助中国政府定这个规划。曾肯成因为俄文学得比

较好，他就成了专家组组长的翻译。当时我们的工作都比较

忙，所以他的工作细节我并不太清楚。他的工作完成以后，

就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完以后，他就被派到莫斯科大学留

学。五七年反右派开始，曾肯成就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国。据

说他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他在国内订了文汇报，留学

生大都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第二条，他经常和苏联的学生

在一起辩论，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当时批评政治制度是

很大的罪名，那就是反对苏联。在毛泽东提出文汇报的资产

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之后，同学们从他这里借文汇报看就变成

他在宣传资产阶级方向。其实，据我了解，曾肯成并不太懂

政治。反右前一段时间，文汇报是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后来

有其他留苏的同学告诉我，曾肯成俄文学得太好了，因为一

般的留学生俄文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与苏联学生来辩论政

治问题。就在这种罪名下，他就中断了学习，回到国内，戴

上了右派帽子。一九五八年，科

学院的各个研究所，有相当一批

右派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科技大

学教书，而曾肯成是其中的一

个。到六二年，曾肯成终于结婚

了。我记得那一天我和万哲先去

参加了他的婚礼。他的爱人是个

大夫，姓龚。“文革”当中，他

就随科技大学迁到了合肥。他的

孩子叫曾红，这个孩子小时候身

体不好，很快就发现生了红斑狼

疮，这是一种致命的病。这就给

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到

科技大学以后，他的生活情况还

可以，因为他教书的才能逐渐被

大学发现，所以他在科技大学受

到较好的待遇。打倒“四人帮”

以后，他向学校提出要求，到北

京来给女儿治病。那时候在北京

成立了计算机学院，曾肯成就一

边到计算机学院来兼课，一边给

他女儿治病。他到北京以后，跟

我接触就多了起来了。“文化大

哭曾肯成
丁石孙

丁石孙



数学文化/第3卷第1期 90

数 学经纬  athematics Stories

革命”结束的前后，解放军发现数学对密码有用，在北大办

了短期训练班以后，又相继在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举办了一

年到两年的训练班，而主要内容是代数。所以曾肯成从这时

候就接触了密码。那个时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学生破密

码，而曾肯成就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来建立密码。后来

有很长时间他的研究就转移到密码，而且要造密码机。八十

年代中期，曾肯成关于造密码机的想法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

重视，就成立了信息安全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立是我们

国家有关部门对曾肯成工作的肯定。这个实验室一面做研究，

一面培养学生，而且培养了好几位有杰出贡献的人才。正是

在他的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他却病倒了，最后以至于

生活不能自理。我对于曾肯成的一生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我

刚才说的只不过是大体的轮廓。从这个轮廓可以看出，曾肯

成确实是极有才能的一个数学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没

有得到很好的机会，发展他的才能。他有很好的记忆力，表

现为中国的诗词他可以背诵很多，英文诗甚至俄文诗他也能

背一些。曾肯成不但有很高的才能，而且为人正直，不说假话。

对于一些不公平的事件，极其气愤，这就使他得罪了很多人，

在政治上也受到了不少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的死，我不但

感到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很有才

能、应该给国家做出很重要的贡献的天才。我愿借这个机会

对他的一生做扼要的描述，希望大家能记住曾肯成这样一个

人。他本来应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在曾肯成去世以后，他的女儿小红从

美国赶回来，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求我担任曾肯成治丧委员

会的主任。我很清楚她的目的是要想让科学院比较重视，我

就答应了。由于我当了治丧委员会的主任，科学院的副院长

白春礼就当了副主任。我想这也算我为老朋友最后做的一件

事。他像一颗流星，穿过宇宙，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我

衷心地希望今后为了后人的发展，我们要抓住闪亮的星星，

为社会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6 年 5 月 23 日）

转发后记 

薛啸宙

这篇文章的作者丁石孙是北京大学原校长，全国人大副

委员长。我怎么会转发他的文章呢？这得感谢一位我至今不

知其真名的网友彭酷巴雅，是他看过我两年多以前写的一篇

回忆我大学数学老师曾肯成的短文，留下了一段话，他说：“我

正在看一篇北大丁石孙校长写的《哭曾肯成》的忆师友的回

忆文章。对曾肯成有很高的评价。他是曾的治丧委员会的主

任，副主任是白春礼。 ”我随即求他将此文寄我。不久彭酷

巴雅真的寄来此文，而且是专门扫描后的 PDF 格式。我细

细读过以后，一字一句抄打出来，每打一个字，都是我回忆、

怀念曾肯成老师的一点一滴。

故事还没有完。另一位网友也看到我那篇短文，并且

在评论里看到我希望彭酷巴雅把丁校长的文章寄给我的一段

话。原来她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采访过 1983 年我国文革

后首批博士，其中就有曾先生的弟子。她与博士们相谈之中，

对曾先生的人生命运颇多感慨。最近她正准备写一篇关于首

批博士的导师们的稿子，希望对现今的高校治学、师生关系

等有所反思。正巧看到我在求索丁石孙校长的文章，便给我

发来 E-mail，询问能不能转寄她一份。我当即转寄给了她。

丁石孙校长文中一句话重重击打着我的心，我录下这句

话作为结尾：

希望大家能记住曾肯成这样一个人。他本来应该为国家

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原文链接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1645990100ppdz.html

学生答辩会场；第三排（右二）发言者是曾肯成，右一是丁石孙

曾肯成教授与来宾和同事在郭沫若校长雕像前合影


